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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齐桓晋文之事》赏析
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（伋）的再传弟子，哲学思想继承孔子，但有所发展。其中心思想是并“仁”与“义”，称尧舜、法先王，对旧贵族的腐朽统治非常不满，明确提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主张。但他对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暴政也不满意，认为“春秋无义战”，有点类似处在欧洲社会历史大转折期的巴尔扎克，思想呈现一种复杂的状态。他周游列国，也注定不能为人所用。孟子晚年退居家乡，设帐授徒，与弟子一起著书，今存《孟子》七篇（每篇均分上下篇）。孟子文章流畅自然，说理透辟，反复论辩，引譬设喻，为唐宋以来古文家所取法。其思想文章对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。
孟子以“好辩”名著当世。《孟子》一书的雄辩气势、强大的逻辑力量，以及他在使用类比推理时“深于取象”的特点，引起历来研究者的重视，这是战国时代生活节奏加快，散文审美追求改变的结果。即如本书所选的这一章，就很有代表性。
像“武场”上的争雄斗胜一样，在“争于气力”的时代（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，“文场”上也不是以春秋时的“从容辞令”为美了，取胜靠的是正确的逻辑推理中蕴藏的力量，强大的逻辑力量来自人心共孚的类比推理，类比推理的成功在于所引事例（比体）与被比的主体既具有平行类似的准确性，又具有一看就懂、无需证明的公理性。所以孟子论辩的这几个特点是互为依存的。
向人主游说，不比通常的论辩，不可能采取“开门见山”式，假如一上来，孟子就对齐宣王讲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的道理，后果可知。那么首要的任务，做为游说的先决条件，是要把齐宣王从人主的地位上拉下来，使之心甘情愿地成为论辩的对手。所以，孟子利用齐宣王想统一天下的欲望，适应他要征服天下而又担心武力不足的心理，提出“保民而王”的论证中心，并指出“莫之能御也”──只要安定百姓，实行王道，就不必发愁有谁能抵挡他统一天下的计划，齐王的兴味一下子被吊起来，也就简捷迅速地将齐宣王拉入讨论的主题圈内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！”他那急不可奈，又担心被否定的神情真是跃然纸上。紧接着因势利导，用齐宣王“以羊易牛”这一件小事，从中抽取齐宣王“可以保民”的“仁术”，说得齐宣王“心有戚戚焉”──分析到他的心坎上去了。但他不知道这件小事一旦到了孟子手中，决不止仅仅指出“仁术”而已。等到齐宣王急于想知道“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”的时候，已经不只是站在孟子设计好的逻辑发展之路上，而是积极主动地配合孟子把逻辑衍化工程向前推进。
倘正面回答齐宣王的问题，其“保民而王”的步骤应该是：仁术→恩及于禽兽→恩惠必然至于百姓→制民之产，使民能“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蓄妻子”→谨庠序之教。但孟子不采取这种平淡的说法，而是从反面说，既使行文跌宕，避免了平滑，也从心理上触动齐宣王，指出齐宣王是不“保民”而不是不能“保民”。下文随即开始了精彩的“取象”：
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
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。
这是一望而知的两组矛盾判断，无需证明，只要前一个是真实的，后一个必定虚假，所以齐宣王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否”。这正是孟子需要的，孟子抓住时机，顺势下接一问：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”“以羊易牛”这个线头牵到这里，齐宣王才发现为他设置的“陷阱”，不入也得入了──这就是后世学人所谓孟子“善设机巧，引人入彀”的体现。“恩足以及禽兽”这个被比的主体和“力足以举百钧”“明足以察秋毫之末”两个比体，在形式上是平行的，都是“真”的；那么，“（力）不足以举一羽”、“（明）不见舆薪”和“功不至于百姓”形式上也是平行的，而且都是假的。从正面说，应该是力以足举百钧，更可举一羽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更可见舆薪，恩足以及禽兽，功更可至于百姓了。但孟子不这样做，仍采取后问式，将齐宣王牢牢地拉在逻辑的套子里不放，即他已经承认比体的虚假（“否”），必定也承认被比体的虚假，此不待言；这一问，就又拉着他向前走，促进其心理活动顺着已经展开的逻辑，得出一个结论：“不用力”“不用明”“不用恩”，并且又引导出下一个类比推理。所以这种设问和反问，在推理中是推动逻辑衍进的必要手段，使讨论、论辩成为步步深入、层层进逼的动态趋势，而不是枯燥平板和简单的说教。这样，齐宣王的思想就只能在孟子铺好的思路上前行，他又发问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，何以异？”孟子又设喻类比：“挟太山以超北海”与“为长者折枝”，从上一个推理看，“不用恩”自然是“为长者折枝”之类了。这时，齐宣王已经彻底地败阵了，孟子才能正面提出“推恩足以保四海”的大道理。
但齐宣王并没真正认输，他还是相信武力，内心深处还是要追求齐桓、晋文的霸业，经过一系列的追问，迫使齐宣王承认自己的“大欲”：“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国而抚四夷”。
为了使齐宣王引起震动，孟子针对齐宣王的想法“取象”：“邹人与楚人战，则王以为孰胜？”从齐宣王回答“楚人胜”引申出小不敌大、寡不敌众、弱不敌强，齐宣王欲用武力统一天下，那以齐对天下（“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”），则是以一服八，也就无异于邹人与楚人战。然后直接引到“反本”上来，正式讲了“反本”的内容──孟子治国的最高理想。
《孟子》散文的气势还来自排比与对偶。强大的逻辑力量加上气势宏大的排比，就使其辩论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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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看来，一组具有进趋力的句子，或呈平铺式向前推进，或呈多级火箭式向前推进。最后的“不为也，非不能也”本质上是一组对偶句，而对偶句的节奏作用具有极强的稳定性。那么在推进结束时，也就以其沉稳的形式稳定于对齐宣王的评价上。这样排比对偶相结合，排比的推进不可阻挡，对偶的稳定又不可转移。这便是孟子辩才无碍的原因及其文采外发的表现。
（选自《中国古代散文精品赏析》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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